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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顽主，不务正业是有的，不过未必不学无术。
真正的北京顽主讲究的是玩儿，而不是混。
身为顽主儿，最重要提把玩儿当成正经事，得玩出花儿来，得玩得兢兢业业，奋不顾身，轰轰烈烈，
他们不同于地痞浪氓，不同于黑社会，他们有自己的玩儿法，有自己的说道儿。
　　这和“盗亦有道”有那么点儿类似之处，不过我知道，真正的“盗”们可是被顽主所瞧不起的。
盗，也就是小偷，在老北京叫“佛爷”，佛爷遇着顽主那可是从来都不敢横着走的。
真正的大顽主们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是路见不平就要拔刀相助的侠客，是为了义气俩字儿能连眼
睛都不带眨地替兄弟挡刀子的爷们儿⋯⋯　　那么顽主的精神具体是什么呢？
其实说白了，用一句北京话说就是：当一个站着撒尿的爷们儿，其实就是这么档子事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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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地道北京人
18岁创作长篇小说《京城最后一个顽主》
希望用文字来讲述一代人的激情故事，立志成为九零后最好的小说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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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一　　1　　我有两个铁瓷儿：男的叫高扬，女的叫夏天。
　　我们仨是从小一起在北京城里长大的北京孩子，是青梅竹马的发小儿，从小就一起捉迷藏丢沙包
儿；一起和泥巴崩弹球儿；一起偷拔人家气门芯儿堵人家家门儿锁眼儿；一起蹲在马路牙子上吃冰糖
葫芦喝北冰洋汽水儿；一起爬上屋顶看夕阳西下⋯⋯这从小积累下来的深厚感情，让我们仨后来一直
互相搀扶荣辱与共，谁也没有丢下谁。
　　我们在北京城里来来回回地搬过三四次家也没有被拆散，因为家里都是干航天的，一直就都跟着
单位分房走。
我们三家儿搬家从来都是同步，而且搬的地儿不是同一栋楼就是同一个小区。
　　九几年我们刚念小学那会儿，航天事业还不像今天这般蓬勃，所以那时候我们仨住在一个大院儿
里——那可并非是当年不值一提如今却身价倍增的四合院儿，而是那种非常普通甚至有那么点儿破旧
的大院子，住着十来户人家，厕所都是合用。
到后来随着国家对航天业重视程度的逐渐提高，我们也开始了不断的搬迁⋯⋯等到”神五”“神六”
都发射成功的时候，我们已经住进百十来平的三居室了。
　　那时候住的大院子被夏天起了一个至今听上去都浪漫得不行的名字——夕下小院儿，来历是有一
次我们仨爬上屋顶儿坐着——小时候的我们总喜欢往屋顶儿上爬，仿佛只有在那上面儿我们才能找到
一种”高人一等”的成就感。
那会儿正是太阳落下来的时候，阳光洒在我们身边儿的瓦片儿上，泛起一层层的金黄。
夏天突然倍儿诗意地来了一句”夕阳西下，断肠人在天涯”，当时阳光映着夏天那红扑扑的小脸蛋儿
，美丽极了。
可这么美的画面到底还是被高扬这厮非常没有情调儿地给毁了：我们仨里就夏天打小儿被逼着背唐诗
宋词，所以夏天说的那句诗我和高扬谁也没听说过，我正琢磨呢，高扬突然就来了一句”说他妈的什
么呢”——高扬是我们仨里最早学会说”他妈的”的人。
那时候我妈告诉我说脏话的孩子嘴角都会长大包，所以我一直就不敢说，并且每当高扬一副牛B哄哄
的样子说”他妈的”时，我都会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嘴角儿看，我就等待着一个红肿的大包从他嘴角
儿旁边的皮肤破土而出，可等了一年多，高扬的小脸儿依旧光滑得什么也不长。
　　当时夏天狠狠地白了高扬一眼，然后对我说：”苏麦，这个小院子以后就叫‘夕下小院儿’了。
”　　“哪儿他妈的小啊？
多他妈的大啊！
”高扬在一旁插嘴，那时候的他刚刚学会说”他妈的”，所以每说一句话总要想法设法地多塞进去几
个”他妈的”——我还记着有一回特逗，高扬跟院儿里的一孩子打架，他上来一句”我他妈的告诉你
他妈的别他妈的跟我这么他妈的臭牛B”一下子就把站他对面儿那孩子给吓哭了。
　　夏天从小就生得特别标致。
当时是有这么个说法儿的：女孩子小时候若是长得好看，将来长大了就会越变越难看。
可夏天完全把这个理论给推翻了。
从小到大，她一直在不断地变漂亮。
当她胸前已经能隐隐约约地看到两个凸起时，她已经好看得有点儿不像寻常人家儿的孩子了——我不
知道那帮传说中的星探都死哪儿去了，反正夏天这样儿的，不用怎么包装都比那帮偶像明星漂亮多了
。
可人无完人，夏天最大的缺点就是：她跟高扬一样，有一副臭脾气。
　　高扬倒是小时候又黑又瘦，跟从难民营里跑出来的似的。
结果人家男大十八变，这厮后来居然也变得俊朗挺拔了起来，只是还是那么黑——后来他从工读学校
回来的时候我去车站接他，他染了火红色的头发，与他黑黑的皮肤配在一起真是好看得不得了，比现
在流行的那种亚麻色头发的小白脸儿可强多了！
不过这些可都是后话，在高扬还是个小难民的时候，他的脾气就格外的冲——这一点可是一直都没有
变过的，若不是因为这副臭脾气，他后来也不会惹出那么多档子事儿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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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我们仨里数高扬最疯，夏天第二，而我是最老实的那个。
但所谓”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近王八者乌龟”，我那所谓的”老实”也不过只是相对他们而言。
　　在我们的夕下小院儿的两边儿还有三四个院子，也住着不少和我们同龄或是比我们稍微大一点儿
的孩子。
高扬在那时候就是这几个院儿里出了名儿的”小霸王”，整天给他爸妈惹事儿。
他妈来我家串门儿的时候老说不能提这臭小子，一提他脑袋仁儿都疼！
高扬这小子那时候整天拿着根儿墩布杆儿吆五喝六，牛B得不行。
他带着我和夏天一起到别的院子里去捣蛋，还和别的院儿的小孩儿掐架——我现在都还记得，那时候
瘦得跟麻秆儿似的高扬打起架来出奇的厉害，有一次上来三个念小学三年级的孩子，结果愣是俩被高
扬给打哭了还一个被吓跑了⋯⋯　　在我的印象中，小霸王高扬打架从来就没输过。
当然，那时候的打架无非就是俩孩子对着踢——而高扬牛B的地方就在于他能一心二用，一边踢还能
一边骂。
我估摸着好多孩子都是被他给骂哭的。
当然，这与后来高扬拍板儿砖耍砍刀拔份儿比起来，那可真就是小巫见大巫了。
　　我们的活动范围也并非只是那几个院子，有时候高扬还会带上我和夏天去更远的地方玩儿：新街
口、西单、东单、王府井——这些个北京城里最繁华的地儿我们经常坐着公交车过去玩儿，但那时候
家里不给太多的零花钱，一般身上就带个三块五块，只够来回的车钱，所谓的”玩儿”就是在那些个
繁华的地儿满大街地瞎溜达——但即使是那样儿，我们也觉得要比待在院子里有意思多了。
　　2　　夕下小院儿里曾经住着一位顽主，人称许爷。
　　当然，你明白我的意思，他年轻的时候是位顽主，现在什么也不是。
　　我们认识许爷的时候他已经是五张儿多的人了，他的儿子挺争气的，跟北航念的大学，毕业以后
也就被分到了我爸妈工作的那个单位。
于是许爷也就和我们一样住进了夕下小院儿。
这位爷平常总爱提溜个鸟笼逗鸟儿，上面儿还总罩着一圈儿黑色的布（这是有讲究的，只有这样儿才
不会吓着笼子里面儿的鸟儿），无论走到哪儿手里都提着，就好像那鸟笼是他身体上的一部分似的。
那时候我年纪小，曾经一度以为他懂得鸟儿的语言，因为总是看到他学着鸟儿的叫声对着那个笼子唧
唧喳喳的，然后那个笼子里的鸟儿回应他似的也唧唧喳喳起来——我当时以为他是在跟小鸟儿聊天。
　　那天高扬刚刚和隔壁院儿的一孩子摔完跤，一身脏兮兮的，却还大摇大摆地走进夕下小院儿。
我和夏天跟在他后面儿，看着他左右摇晃横着能晃出恨不得一米去，我都担心他摔着——从前北京人
管这叫”走晃”，顽主们都知道，哪个家伙跟街上走晃那他离挨打就不远了。
　　那时候许爷正在院子里和他的小鸟儿聊天。
夏天看到后指着那只鸟儿兴奋地对我们说：”你们看，那只小鸟儿真漂亮！
”　　夏天说得没错儿，许爷今儿带出来的这只鸟儿我们之前从来都没有见过，身体金黄色，翅膀翠
绿，漂亮极了。
高扬听了夏天的感叹后晃着步子就朝许爷走过去了，他嘴里说了一句”这鸟儿给我看看”，然后伸手
就上去夺。
　　我没有想到的是，小霸王高扬的手居然会被那位会鸟儿语的老大爷给拿住。
许爷捏着高扬的手腕儿，轻轻一扭，高扬整个儿人竟然就倒了下去！
他半跪在地上，一脸的痛苦。
这一下子来得太过突然，夏天甚至都叫出了声儿来。
　　“小崽儿，大白天的，明抢啊？
！
”许爷嘴咧着，乐呵呵地看着跪倒在地上的高扬。
　　我赶紧上前一步，彬彬有礼地说：”老大爷，对不起，您放开高扬吧，我们错了。
”　　“去你的苏麦！
咱不能怂！
”高扬被扭得动弹不得了竟然还不肯认栽，这小子，倔劲儿一上来就是死也不带服软儿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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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许爷”哈哈”地大笑起来：”小崽儿还挺逗，这样儿呢？
！
”他说着手又微微一使劲儿，高扬的面孔这回变得更加扭曲了，脸上的肌肉都开始抽动个不停。
不过高扬也真够牛的，他紧咬了牙关，脸上都流出了汗却愣是一点儿叫声儿也没发出来。
　　“可以啊，换别的孩子早都哭了。
”许爷放开了高扬，然后从上到下地打量了他一番：”刚从泥塘里滚出来？
”　　“切！
刚跟人打完架！
”高扬小嘴儿一撅，一脸的骄傲。
　　许爷笑了起来：”你这小样儿的还跟人打架？
！
瘦得跟个麻秆儿似的。
”　　高扬也许被这话弄得有点儿恼羞成怒，他大喝了一声：”你他妈的是谁啊？
！
”　　“哈哈哈⋯⋯”许爷这回彻底被高扬给逗乐了，他的笑声儿愈发洪亮，身子差点儿从他屁股底
下的小马扎儿上摔下来。
”小崽儿，你刚多大啊？
怎么都学会盘道儿了？
哈哈哈！
”　　高扬的表情有点儿发愣，他扭过头来看着我和夏天，问：”什么叫‘盘道儿’？
”　　我们俩同时摇了摇头。
　　“罢了罢了，不知道就罢了。
”许爷不耐烦地挥了挥手，扭过头继续摆弄他那鸟笼子了。
　　高扬甩了甩刚才被捏的手腕儿，朝许爷近了一步问道：”老大爷，您是不是会武功？
”　　许爷一边摆弄着他的鸟笼一边说：”会，降龙十八掌，九阴真经都会。
”　　“骗人！
”　　“哈哈哈⋯⋯”　　“降龙十八掌属阳，九阴真经属阴，你一个人怎么可能都会？
”高扬从小就喜欢看武侠片儿，那时候认字儿还不全呢，但他一说起这门派那门派来都门儿清门儿清
的，我估摸着他的暴力情节就是从小这么着给养成的。
　　许爷这回乐得更厉害了，他胡噜着高扬的小光头告诉他：”咱早把内功给练得阴阳调和了⋯⋯”
　　我们的小日子儿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过着，小学还没念几年呢，夕下小院儿的墙上就开始用白漆写
上了”拆”。
那时候觉得这字儿倍儿有意思，满大街的院子上都写着它，却不知道就是这么简简单单的一个字儿让
那个我从小长大的地方没过多久就被夷为了平地。
北京那一阵儿开始了大规模的搬迁运动，无数个像夕下小院儿那样的院子都被推平了，而我们三家人
也就跟着搬进了楼房——而且还是同一栋楼。
许爷跟着他儿子也搬过来了，和我们还在一个小区里。
可许爷好像并不是很情愿住楼房里——那时候我们年岁小，当然不明白他的感受，所以当他对我们说
他其实特喜欢住胡同的时候，高扬还笑话他说”住大楼房有什么不好？
胡同里拐来拐去的多麻烦。
”　　“小崽儿，你懂个六！
” 许爷一句话就把高扬彻底给噎了回去。
　　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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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　　咱扛东单，震西单，脚踩着海淀，连炮儿局都平蹚，咱要的就是拔份儿。
当一个站着撒尿的爷们儿其实就是这么档子事儿，非主流北京顽主的青春绝唱。
　　北京城里每天都在上演着倍儿有意思的事儿　　“咱北京爷们儿那可从来都是站着撒尿的上世纪
六七十年代的顽主精神，怎么会在一帮晚辈身上再来一次“复辟”？
欺凌弱小那都是小混混干的事儿，咱可不介，咱嫌跌份儿！
”　　在老炮儿们都认为顽主早已经从北京城消失了的今天，我却依然能从身边儿这些人身上看到那
股子“不服，就是不服”的劲儿以及“没什么不能没义气，跌什么不能跌份儿”的气概，他们没穿过
绿军装也没踩过懒汉鞋，但这一点儿也不掉价儿，对不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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